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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效廣告 

 
 

萬家網簡介： 
波士頓華人網頁服務大全擁有幾百家的個性化波士頓地區
的商家黃頁。萬家網是基於波士頓華人網頁大全基礎上，
為商家和顧客提供了一個互動平臺。萬家網以論壇形式為

主，致力於為華人社區提供最全面資訊服務的綜合性門戶
網站：從豐富多樣的活動預告到商家新聞，從地產理財到
子女教育，從打折降價到會員專欄，從好文推薦到各種
分類廣告，萬家網都提供竭誠服務。 

（記者菊子波士頓報導)中華藝術
協會（ACAS）六月廿八日在波士
頓大學蔡氏表演中心舉行第廿八屆
中國舞蹈節，昨（廿九）晚在傅萊

明罕喜來登酒店慶祝成立三十週
年，讓數百人欣賞到多彩多姿的舞
蹈表演，見證了陳玉律，林愛迪對
舞蹈，對彼此的“愛情故事”。 
 中華藝術協會是陳玉律，林
愛迪兩夫婦 1984 年時創辦的非牟
利組織，最初著眼於在海外發揚中
華文化，獨唱，合唱中文歌，演歌
劇，奏樂器，跳中國傳統舞蹈，樣
樣都來。1996 年他們在麻州屋本市
（Woburn）買下一棟陸軍大樓
（army building），並由熱心家長
們協助翻修得煥然一新後，中華藝
術協會才從此有了個永久的家。這
些年間，順應著整體社會的經濟發
展，世界局勢的中華崛起，中華藝
術協會順應著陳玉律對舞蹈的熱
愛，奉獻，從兼顧各項文化活動轉

型成以舞蹈為專一項目的機構。陳
玉律本人也因她對舞蹈的熱愛，奉
獻，在 2009 年成為大波士頓地區
獲得僑委會最高榮譽“海華獎章”

的第一人。 
廿八日晚，中華藝術協會

以陳嘉琪、馬嘉、楊夢希等三名老
師編排的十三支舞蹈，以及陳玉律
編排，敍說山地酋長與公主戀愛故
事，全長二十六分鐘的“台灣山地
組曲”，展現該會的舞蹈傳授成
績。 

小品方面有陳嘉琪編導的
漢族舞蹈「小丫頭」，排練的「土
家女」、藏族舞蹈「萬物生」，以
及「貓鼠之夜」; 馬嘉老編導的
「花與蜜蜂」、排練的「春江花月
夜」、「魚兒」、 「阿咪子」與
「船歌」; 楊夢希老師編導的「堅
韌旳花朵」與排練的「茉莉花」
等。 

由於今年是中華藝術協會

的三十週年慶祝會，五名舞團畢業
生及十八名舞團家長特地依序排練
了「楚腰」，「夢裡想她千百
度」，聊表他們的祝賀心意。 

當晚擔任司儀的普林斯頓
大學畢業藝協舞團團員陳鳳喬指
出，其中的舞團家長，有許多人還
是第一次上台，心意可圈可點。 

今年跨入八十大壽的林愛
迪，廿八日晚坐在表演廳前段最後
一排，頭載耳機，手撫錄影機，眼
望螢幕，專心的做現場錄影。中場
時間，遠從洛杉磯趕來的蔡瑞月二
嫂，蔡盧錫金來打招呼，祝賀，掀
開了當年陳玉律為舞追夢，林愛迪
“情意相挺”的故事。 

林愛迪透露，當年陳玉律
家兄弟姐妹多，她父親無力照顧子
女們的所有期望，要求陳玉律在音
樂與舞蹈之間選一樣，陳玉律才先
進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鋼琴。畢
業，結婚後，在林愛迪的支持，接

送下，追隨蔡瑞月，在中華舞蹈社
進修十七年，直到 1990 年來美國
紐英崙音樂學院進修為止。 

蔡盧錫金指出，蔡瑞月當
年是台灣唯一的從日本留學回台舞
蹈老師。蔡瑞月的教舞場地，有木
地板的“玫瑰古蹟”已成為台灣第
一個因藝術家成就所指定的古蹟。
當年她在舞社做會計，那時就已經
看到陳玉律是其中最好的學生之
一。 
 中華藝術協會這一路走來，
該會許多家長的熱心支持，也功不
可沒。包括現任董事會秘書周一
男，董事陳翠玲，儘管子女早已從
藝協畢業了，仍然匡助不遺餘力。 
 子女還在舞團中學舞的東海
集團董事長梁國忠，黃綺夫婦，前
任新英格蘭中文學校協會會長王月
娥，李文成夫婦等許多人，也是藝
協的當然義工，在表演活動中當帶
位，招呼一應事物。 

亞美聯誼會與 BNN 電視台合作訪談第
一次節目，將正式登台。亞美聯誼會
成員，在 BNN 電視台支持指導下，經
過大半年的準備、訓練、模擬訪談，
一切就緒，節目將由亞美會成員直接
訪談社區領袖，由 BNN 電視台錄製播
放。訪談節目定名《亞美展台》。 
訪談中英文主訪者分別為夏靜小姐和
俞國樑先生。訪問對象：中華公所主
席阮鴻燦。訪談播放時間： 
英文播放時間： 8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7 點在 COMCAST 頻道 9/23 播放； 8
月 16 日重播。中文播放時間： 8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7 時點在 COMCAST 頻
道 9/23 播放，8 月 23 日重播。 

 

上圖：舞蹈劇照之一 
夏圖：舞蹈節完滿結
束，演員與嘉賓合照 
（照片由藝協提供） 

亞洲藝術院王天齊博士在作創業
演講(上)主持在美華人企業家聯
合會交流活動（右）與美國前總
統克林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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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心慶 — 
 
今年 4 月，一些媒體刊登了一條
消息：國畫大師張大千的一幅畫
《愛痕湖》，在北京嘉德拍賣公
司拍出 1 億元人民幣的天價，這
在中國繪畫史上是空前的。當
時，我正在美國休斯頓探望大女
兒。說實話，我心裡也很激動。
爸爸的畫價值連城，能為中國、
為東方甚至全 世界所認可，是值
得慶幸的。  
此畫如此昂貴，成了人們茶餘飯
後的話題，也有人對我說：“張
心慶，你是張大千的女兒，肯定
有他的畫，不說多，兩三張總是 
會有的……”我哭笑不得。我不
可能逢人就解釋，“文革”期
間，這些畫早就被抄了……過去
的事，老重複說也沒有意思。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真的，我
現在也算得上是個“無產者”。
我後悔嗎? 怨恨嗎? 不，什麼都
不。人不能抱著過去的恩恩怨怨
不放手。爸爸曾教育過我：“好
女不穿嫁時衣，好兒不吃分家
田”，人總得自力更生，獨立堅
強地生活。這些( 畫) 是有形資
產，損失了不算什麼。我心靈的
財富，那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的珍寶。  
很多年前，我就想寫寫爸爸張大
千，讓世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樣
的一個人; 在一張張絢爛畫作的背
後，他有著一顆怎樣的心靈; 作為
一位享譽東方的繪畫大師，除了
有爐火純青的繪畫技藝，他的心
中又蘊藏著哪些秘密。我想，這
些才是爸爸留給我最寶貴的遺
產。  
 
爸爸教我做人道理  
1930 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時，
爸爸 31 歲。我們家祖籍廣東番
禺。這事兒，爸爸說過不止 100 
遍。阿公( 祖父) 原來是個小鹽
官，阿婆(祖母) 是位大家閨秀，
聰明能幹，詩、書、畫、刺繡都
很在行，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繡
女。阿婆什麼都好，就是愛包辦
子女婚姻，子女都很孝順她，也
不反抗。我父母的婚 姻就是阿婆
包辦的，以致他們之間沒有感
情。母親曾正蓉結婚 11 年，才
生了我一個女兒，爸爸的事業心
特別強，時常在外東奔西走，很
少在家，更何況他們兩人是包辦
婚姻呢。  
我一生有過 4 位母親。因為當時
的社會環境，爸爸既然組織了這
樣一個家庭，我也感受到它的溫
暖，那就接受它吧! 我愛我的爸 

爸，也愛他身邊的人，就像我媽
媽說的：“我愛我的丈夫，也愛 
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位家庭成
員。”  
爸爸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播下的
第一顆種子，就是“孝敬老人、
關愛老人”。我現在已經是一位
81 歲的老人了，但 5 歲時的一
個場景，我至今還記得。  
1935 年，我家住在安徽省宣城市
郎溪縣，阿婆臥病在床，爸爸從
北京特意回來看望她。一進門，
爸爸就給阿婆磕頭，說：“您老
人家病了，我沒有回家伺候您，
是最大的 不孝，請您想開些，不
要生氣……”爸爸急急忙忙去了
廚房，端來一大盆熱水，他把阿
婆抱起來，給她洗臉、洗手、剪
指甲，然 後把阿婆腳上的襪子脫
掉，我一看，驚呆了，阿婆竟有
一雙被扭曲的小腳。爸爸耐心地
將裹腳布一圈一圈地解開，給奶
奶輕輕地 洗腳，慢慢地按摩。那
時候，爸爸在中國已是小有名氣
的畫家，可是回到老家，他竟然
還能為阿婆洗腳……我對爸爸有
了更進一 步的認識。  
爸爸是一個很重情誼、懂得感恩
的人。他不止一次對我們幾個孩
子說：“我幼年時，家裡貧寒，
你們的奶奶為了一家人的生活， 
常給別人繡花、做嫁妝; 家裡的事
情全靠你們的三伯母照應，她把
我拉扯大，我永遠忘不了長兄為
父、長嫂為母。”因此，爸爸成
年後努力畫畫，把這個家的擔子
擔起來。每當爸爸開了畫展 回
家，總是買最好的東西送給哥哥
嫂嫂，然後才是自己的妻子。對
我們小一輩的子女也是如此，把
好的先給侄兒侄女，最後才是 我
們。爸爸有兄弟四人，加上下一
輩的子女總共有二三十人，有困
難，大家一起想辦法，誰有能
耐，誰就多擔一點。  
爸爸不但管家裡的人，還主動幫
助他的學生甚至學生的家屬。有
一次，一位師兄的妻子生病住
院，家裡沒錢，爸爸便拿出我和
妹 妹上學的學費，交了住院費。
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爸
爸的手是畫畫的手、神秘的手，
可以呼風喚雨，改天換地。想什 
麼，畫什麼，要什麼，有什麼。
爸爸的手是平凡的手、勤勞的
手、智慧的手。給奶奶梳頭、洗
腳、剪指甲，把病中的女兒從深
夜 背到黎明，給朋友燒菜、做
飯、燉雞湯……”他教給我許多
做人的道理。  
 
“畫美，心靈更美”  
1943 年，我剛上初中，已經有了

基本的是非觀念。我們家裡兄弟
姐妹上學，爸爸從不硬性要求 
成績好壞。但有一點，他對子女
們的生活習慣、道德品質非常重
視。給我印 象最深的是，張家的
子孫後代有三戒：戒菸、戒酒、
戒賭。因此，我們的大家庭中，
沒有一人敢抽煙、喝酒、賭博。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報紙上看
見一則有關爸爸的小故事，標題
是《張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窮
人》，我打心眼裡贊成這一點。 
上世紀 30 年代到 40 年代末，爸
爸常在各地開畫展，收入不菲，
但奇怪的是，我們家並不富裕。
根據爸爸的收入，我們家完全可
以購置田產，住豪門大宅，可我
們的家卻“富可敵國，窮 無立錐
之地。”家裡的住房，全是租借
朋友的。  
錢究竟去了哪裡? 大部分用來買
古畫。爸爸不斷地鑽研、臨摹，
特別喜歡一些藝術大家，如石
濤、八大山人、唐伯虎、鄭板橋
等人的作品。只要喜歡的，是真
跡，爸爸就不惜重金買下 收藏。
漸漸地，他成了古畫的專家、收
藏家和鑑定家。爸爸為了畫出自
己的風格，大膽向古人學習，向
民間學習。臨摹敦煌壁畫 時，他
不知花了多少財力、物力，還向
銀行貸款，聽說把一家私人銀行
都拖垮了。他日以繼夜地在敦煌
洞子裡畫呀畫，進敦煌時 滿頭青
絲，出來時兩鬢斑白，那時他才
40 多歲。  
爸爸以畫畫謀生，但從不吝嗇。
無論是達官貴人、平民百姓，只
要喜歡爸爸的畫，向他開口，他
都痛快應允，不取分文。 1940 
年抗戰時期，我們家住在四川青
城山上的青宮廟，爸爸經常要帶
許多畫具和紙張上山寫生，他請
了一位叫王青雲的人抬滑竿。一
天，王青雲提出請爸爸給他畫個
像， 爸爸答應了。第二天，王青
雲大清早來到我們家，手上還提
著一隻山雞。爸爸說：“老王
啊，你怎麼不給我抓一隻活的
來，這麼 美的山雞，畫下來多好
呀! 真可惜……”老王看著自己
的畫像，高興極了。  
1963 年，爸爸和我有一次去香
港。我們住的酒店有兩位負責打
掃衛生的服務員，他們怯生生地
對爸爸說：“我們想請您畫一張
畫。”沒想到爸爸笑了，“你們
怎麼不早說 呢? 我還以為你們不
喜歡我的畫。你們每天為我做這
麼多事，我怎麼能不感謝你們呢? 
我馬上動手畫。”  
那天，爸爸給他們畫了一張松下
老人，一張花卉。旁邊一位客人

看得入神，要出高價買這兩幅
畫，爸爸不給，說早有主了。客
人 一看是服務生，驚訝地說：
“我還不如他們? ”爸爸生氣
了：“你有錢可以在我畫展時
買，我對朋友一視同仁，我們只
是工作職業不同，沒有貧富貴賤
之分，你好自為之吧! ”爸爸把
畫交給服務員時，他們激動地
說：“ 張老先生，您的畫美，心
靈更美。”他們深深地向父親鞠
躬，表示感謝。  
 
爸爸最值錢的遺產  
爸爸是一個精力充沛、勤奮努力
的人。每天有畫不完的畫，寫不
完的字，吟不完的詩，爬不完的
山，走不完的路。每次他外出遊 
覽回家，不管多少天的長途跋
涉，必定把當天的“功課”做
完，畫畫、寫字直到黎明。  
童年時，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
幾個兄弟姐妹晚上圍在爸爸的畫
桌旁，跟他聊天。記得有一次，
我傻乎乎地問爸爸：“徐伯伯
( 徐悲鴻)的馬畫得好還是你畫得
好? ”爸爸沒理我，我又問：
“齊伯伯( 齊白石) 的蝦畫得好還
是你畫得好? ”爸爸瞪了我一眼
說：“你真沒禮貌，小小年紀，
不能隨便評論老一輩。徐伯伯是
專門畫馬的，當然比爸爸畫得
好，齊伯伯畫蝦也比爸爸畫得
好，我是向他們學習 的。爸爸知
道自己很笨，所以很勤奮。”  
爸爸為人謙遜，常說自己是最笨
的人。他在 50 歲之前，遍遊祖
國名山大川，50 歲之後周遊歐美
各洲，先後在香港、印度、阿根
廷、巴西、美國等地居住，遊遍
歐洲、美洲、日本、朝鮮、東南
亞等地的名勝古蹟。所到之處，
他寫了大量的詩詞和 寫生稿，積
累了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  
自從 1949 年爸爸離開大陸，寓
居海外，到他去世的數十年間，
我們只見過一次面。但我知道，
爸爸像個“ 萬能博士”，不僅藝
術有所成就，還會搞園林、雕
刻、烹飪……無論身在何處，他
宴請賓客都在家裡，還是親自動
手。當年在台北，爸爸和張學
良，還有當時的台政 府高官張群
是至交，大家稱他們“三張”。
他們在爸爸家聚會，飯還沒吃
完，爸爸發現張學良將軍不知什 
麼時候出去了。後來才 知道，他
跑到廚房裡，去揭牆上的菜單。
原來，他見爸爸的菜做得精緻，
想拿去收藏。這秘密被大家發現     
 
後，都爭先恐後去拿爸 爸的菜
單。凡是在爸爸家里當過差的廚
師，離開後去開餐館，生意都火
得要命。有的餐廳連名字都是爸
爸給取的，其中一家叫 “青城 
山”，招牌菜取名“大千雞”、
“大千魚”…… 爸爸為了追求藝 
 

 
 
 
 
 
 
 
 
 
 
 
 
 
 
 
 
術，從不計較個人得失。1956 
年，他在巴黎時，主動要求與西
方藝術大師畢加索見面，連翻譯
都不贊成，認為如果畢加索不
見，豈不是丟了你東方大師的面
子。爸爸為了東西方藝術交流，
多次請 見，最終見到了畢加索，
他和爸爸談得很好，畢加索說：
“繪畫藝術，在你們東方。”  
爸爸一生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
我理解他是熱愛祖國的。1952 
年，爸爸離開香港赴海外僑居
時，正是他經濟上最困難的時
期。他把身邊最珍貴的古畫《韓
熙載夜宴圖》、《瀟湘圖》、
《萬壑松風圖》，及一批敦煌卷
子、古代名 畫，以極低的價格半
賣半送給了祖國。當時，美國人
出高價要買，爸爸沒有答應。他
說：“這三幅古畫是中國的珍
寶，不能流入 外國人手中，我不
能做遺臭萬年的事。誰叫大陸是
我的母親、我的祖國，兒不嫌母
醜，狗不嫌家貧，這是我的選
擇。”爸爸離開 大陸後，1954
年，我母親曾正蓉把爸爸臨摹的
敦煌壁畫 279 幅捐獻給了四川省
博物館，爸爸非常支持。  
1983 年 4 月 2 日，爸爸在台北
因心臟病發，醫治無效病逝。爸
爸過世那年，海峽兩岸局勢不穩
定，兄弟姐妹只能望洋興嘆，沒
能在爸爸墓前叩拜。爸爸生前留
下許多的畫和古蹟， 都捐給了海
峽兩岸的博物館，就連他的住所
“摩耶精舍”都捐獻了，這些就
是他對祖國的奉獻，對祖國的
愛。  
直到今天，爸爸的教導仍常在我
耳邊 迴響：  
“一個人沒有開闊的心胸，怎畫
得出雄偉壯麗的山河;  
不喜愛動物飛禽，怎畫得出奔騰
的駿馬，可愛的小鳥;  
不熱愛大自然，怎畫得出參天的
大樹，美麗的花朵……”  
我在心裡不止一次地說：  
爸爸，這些才是您給我最最值錢
的遺產， 我深深地愛著您，永遠
愛您。 

  爸爸最寶貴的遺產 
     

 
    

轉載張大千女兒張心慶
女士網文一篇，發人深
省：藝術品有價，也可
以高價。但無論藝術品
價多高，藝術家的人
格，才是最高價，以至
無價。 

 

 

 

語云：未知生，焉知死？生老病
死，人生過程。生與死，頭尾各
佔人生四分一，大事啊！生，誰
也不可知，只有自己母親才知；
死，人人可知，除非是剎那間歸
天的意外。古往今來，帝皇將
相，平民百姓絕大多數，在老病
相交，都會謀劃‘身後事’，或
“未雨而籌繆”。但不幸的是：
當今土地稀缺，殯葬昂貴，尤其

在中國大陸，普羅大眾“死不
起”啊。生人與死者爭地，政府
也頭疼得很。立法提倡火葬，能
解決土地大部分問題，但子孫後
代的拜祭紀念活動，仍然牽涉經
濟、人力、交通、資源一大堆問
題，問題也愈來愈嚴重。浩思集
團董事長王天齊博士，以其奇曲
的人生經歷，科學家的務實請
神，哲學家的深層構思，藝術收

贓家的敏銳，及商人的獨特眼
光，構思出一個“天堂的人
間”，將歷史文化、土地利用、
環境生態、旅遊商業、藝術創 
作融于一體，實質上已取得當 
局及當地機構 10 萬方地宮， 
一千畝墓園的認可參與，計劃 
實現，利國利民，死能永生， 
真是奇妙的創新。 
 （王天齊博士的資料見 P2） 


